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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港东寨鱼鸟欢歌 百年红树代代守望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梦瑶

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76
岁的黄宏远却依旧没能忘记那一
捧白骨壤果子的鲜美。

“焯熟后用清水泡上三天，再
和鱼虾一起煮，吃起来可香了。”
在闹饥荒的年代，东寨港的赶海
人似乎得到上天特别的眷顾——
随意往红树林里钻一趟，便能采
捞到足够填饱肚子的救命粮。

让黄宏远念念不忘的美味，
在红树林里究竟还藏着多少？住
在东寨港的“精灵”们，或许再清
楚不过了。

生物种群大聚会
鱼虾蟹各司其职

潮水上涨，海岸滩涂间的红树
植物群落宛如一处处海上“绿岛”。

之所以说是植物群落，只因
红树林的家族成员足够庞大：红
树属、木榄属、秋茄树属、角果木
属……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可以找到真红树植物24
种、半红树植物12种，囊括全国
红树林植物种类的97%。

深浅不一的绿意里，红树植物
的“站位”并非杂乱无章。按照对
盐分、土壤、地势的适应程度，它
们从陆地到潮间带呈带状有序分
布，依次为：黄槿、木麻黄等红树
林伴生植物；老鼠簕、银叶树等类
红树植物；木榄、秋茄、桐花树、白
骨壤、海桑等真红树林植物。

每天，大量的叶片、枯枝、残
花凋落，滩涂干湿交替加上高温
高湿，很快便让它们分解成有机
碎屑及可溶性有机物。退潮后，
红树林的地面热闹起来，无数聚
集在树下烂泥中的浮游生物与底
栖动物们钻出洞穴，自是毫不客
气地饱食一顿。

招潮蟹是烂泥地上的常客，
举着一只大螯耀武扬威的高调家
伙统统是雄蟹，它们会把泥沙连
同其中的有机物一起吃掉。

头大身子小的弹涂鱼，是淤
泥地里的“明星”。除了在退潮后
的泥滩上蹦来蹦去，腹鳍合并而
成的吸盘，还能让它们轻易在几
乎垂直的树根或树枝上攀爬。

千万别小瞧带着“长剑”的中
国鲎，早在3亿多年前的泥盆纪
就已生活在地球上，堪称海洋里
的远古遗民……还有更多让人叫
不上名字的生物，它们没有多余
或有害，只是将红树林里的一切
互相关连。

研究者们为这个有机集成的
系统，勾画出一幅各司其职、各居
其位的大致轮廓——红树植物、
半红树植物、红树林伴生植物及
水体浮游植物组成生产者，鱼类、
底栖动物、浮游动物、鸟类、昆虫
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者，此外
还有无机环境。

秋风起兮雁归时
百鸟齐飞争啼鸣

相比栖息在底层烂泥下的住
户们，生活在树顶的鸟儿们往往
不太在意潮水涨落。

白鹭、牛背鹭和夜鹭们在红
树林的顶部筑巢产子，为了抢夺
一块更葱茏的树冠，总会吵吵嚷
嚷争个不休。并非红树林植物的
树冠有什么特别，只是这儿的食
物实在太过丰盛。

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徙路线上的东寨港，会在每
年9月至次年3月迎来大量水鸟
过境或者停留，灌丛及树林、鱼塘
及沼泽、开阔地、红树林、滩涂、开
阔海域都是它们的生境类型。

泛舟于开阔的海面，会看到
成群结队的鹭类、鴴鹬、鸥类腾空
飞起。瞧！体羽艳丽的蓝翠鸟钻
出水面带起水花，嘴里衔着一只
通体透明的小虾，正欢快地往枝
头飞去。

这可把一旁的苍鹭给羡慕坏
了。青灰色的苍鹭，号称水鸟却
不会游泳，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
水浅处，紧紧盯着水中，一旦目标
确定，便会闪电般地出击。

红树林下的滩涂中，生活着数
不胜数的沙蚕、螺贝、虾蟹和小鱼，
这儿是鸻鹬科和鹭科的“主战场”。

每到越冬期候鸟迁徙时，会
有大量的鸻鹬科鸟类出现在东寨
港红树林湿地裸滩上，包括红脚
鹬、矶鹬、青脚鹬、环颈鸻、蒙古沙
鸻、中杓鹬等。矮胖的青脚滨鹬
看起来“笨乎乎”的，可等到它将
头插入水中，嘴里总能叼起一条
肥大的蠕虫或鱼蟹。

鹭科鸟类也不甘示弱，白鹭、
苍鹭、池鹭纷纷登台亮相，或急或
缓地涉水觅食。

抬头往树梢上看看，很多种
类的红树一年四季开花，招引来
大量的昆虫，正成为太阳鸟、啄花
鸟、绣眼鸟的“食堂”。

到了退潮的时候，许多陆岸
活动的鸟类会回到红树林中，珠
颈斑鸠、褐翅鸭鹃、绿嘴地鹃、黑
卷尾喜欢栖息在林子里，黑水鸡、
白胸苦恶鸟则会在一些灌草丛里
安营扎寨。

研究者们监测发现，目前东
寨港保护区内栖息的鸟类共有
18目53科208种，包括黑嘴鸥、
黑脸琵鹭和黄嘴白鹭等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无论是从总的鸟
类物种数量还是从水鸟物种数
量上看，均存在季节变化，一般
是冬季多夏季少。

而今又到秋风起兮雁归时，还
在等什么？走，去东寨港看鸟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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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树根。

很难统计一簇红树
的根系枝桠间，到底有多
少种生命正蓬勃迸发。

当无数颗红树种子
落在热带北缘的沿海滩
涂，一片绵延50多公里、
面积3337公顷的红树林
湿地便在海口东寨港欢
快地荡漾开来。

盘根错节的“海上森
林”依依偎偎，引来水清
鱼欢、虾蟹栖息，也唤得
成群鹭鸟翩迁而至。它
们在海水与陆地间找到
定居点，更在潮涨潮落里
抵御住狂风巨浪。

尽管走过围海造田、
鱼塘侵蚀的迷途，可在渐
趋成熟的生态文明观前，
人与自然的关系终究还
是从相逼回到了相守。
400多岁的东寨港红树
林，是见证者，亦是亲历
者。

住在东寨港的“精灵”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梦瑶

鸟翔鱼嬉
“海上森林”构建完整生态链

步入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几只白鹭张
开翅膀掠过水面，身后跟起的涟漪轻泛不绝。“看，

‘老友’回来了！”10月24日8时许，追鸟人冯尔辉
举起“大长炮”，欣喜地抓拍下这一幕。

秋意渐浓，正值候鸟南归。位于“东亚—澳
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东寨港红树林，会在
每年9月至次年3月期间迎来数万只候鸟过冬。
对栖息环境格外挑剔的小“精灵”们，为何年年不
畏重山、飞越万里赴约于此？

故事，还得从400多年前的一场天灾说起。
1605年7月13日，一场惊天大地震在琼北地

区爆发，72座村庄与千顷田野颓然陷落。随着小
溪般的东寨河主干道不断下沉，沿岸陆地经历着
陆地-半草地-草地-红树林沼泽区-浅滩的演变
过程，最终缓慢形成如今形状似漏斗的东寨港。

演州河、三江河（又称罗雅河）、演丰东河与演
丰西河4条河流，分别从东南西3个方向汇聚至
东寨港，带来年产7亿立方米水量的同时，也裹携
大量泥沙在港内沉积，由此形成广阔的滩涂沼泽。

一遇淤泥就扎根生长的红树种子于是停止
漂泊，赶在潮水上涨前迅速“锚”入泥里，不管不
顾地挣脱“胎衣”向上伸展茎蔓，直到蔚然成林。
如同一道缓冲带与生物筛，镶嵌在陆地与海洋之
间的红树林，也成为海洋的“托儿所”。

潮涨时，几乎全部淹没红树林枝干，只露树
冠；潮落时，栖息于红树林内的鱼虾螺蟹纷纷从洞
穴里探出脑袋，展翅盘旋于绿荫上的鹭鸟们自是
循着味而来……在占全国红树林植物种类97%
的植物群落里，208种鸟类、115种软体动物、160
种鱼类、70多种虾蟹等甲壳类动物在此生生不
息，从而构成一个封闭、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

凭借最大的连片面积、最丰富的资源、最多
的树种，横跨海口演丰镇、三江农场与三江镇的
东寨港红树林于1980年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建立保护区，并在6年后被国务院批准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建立的第一
个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并成为被列入首批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7个湿地保护
区之一。

仿佛是冥冥中注定，自灾
难中孕育而生的东寨港红树
林，在“桑田”化作“沧海”后，
而今正成为另一群生物的栖
居之地。

相逼相守
“生态梦想”穿越百年代代传

自从2008年被一场寒流冻死后，红榄李便在
东寨港保护区绝了迹。没人会想到时隔7年后，
保护区的普通职工王式军竟能让这种濒危红树
植物重新扎根滩涂湿地。

一如“起死回生”的红榄李，东寨港的变迁故
事同样不乏曲折。

上世纪7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海造田行
动毁去三江人世代依存的红树林。在那个“向海
要地、要粮、要生产力”的年代，人们先是埋头在
咸湿的滩涂地种水稻、椰子、甘蔗甚至是高粱和
玉米，而后上百家境内外水产养殖企业闻风而
来，将其改造为海南农垦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何平曾做过一项研究，
1988年至2007年，东寨港4.23%红树林湿地转
化为养殖水面。毁林挖塘养殖的现象屡见不鲜，
致使水体高度富营养化，团水虱疯狂繁殖，致使
红树大量死亡。

“假设我们还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10年后
的东寨港会变成什么样？”面对趋于崩溃的红树
林生态系统，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
卿发出疾呼。

2013年12月，海口市政府投入5500万元，
对保护区内2439亩的养殖塘实施退塘还林工
程。次年3月，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并正
式颁布《关于加强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的
决定》，将红树林湿地总体保护和控制范围由5万
多亩增加至12万多亩，并规划建设国家级红树林
湿地公园。

专家学者汇集众智，爱心企业认种认养，养殖
农户转产转业……从短暂的迷局中走出，人与自然
终究还是从步步相逼回到了相护相守。相较于政府
的铁腕治理，当地人数百年来口口相传的朴素生态
观则似乎更显动容。

“红树林枯木不能私自折，只能每年正月初
十折一次，村长敲锣，7点出发，11点结束，只要时
间一到就不准再砍了……”在与红树林相邻而居
的三江镇上山村，年逾八旬的村民柯连山正循着
一块古旧石碑上的文字细细认读。

这块上书“奉官立禁”的石牌，据考证距今至
少已有170余年，背景是“地陷”后“粮米无归”，要
大家一起来种“茄椗”（红树林），“以扶村长久”。
历经过地震的村民们深谙须与自然休戚与共，石
碑上的古训也被一代代村民牢牢谨记。

从百年前立碑，到百年后立法，一以贯之的
是当地人传承百年的生态梦，也无疑为当下的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最为生动的示范。

身怀绝招
“海岸卫士”稳立滩涂有乾坤

行船于郁郁葱葱的红树林水道间，仿佛在河
上，又似在林中，一路行驶至开阔地带，才会惊觉
狂风巨浪已被这座绿色长城抵挡在外。

究竟练就一套怎样特殊的生存技能，才能让
红树植物在高湿高盐又缺氧的海水中筑起一座

“长城”？待到潮水退去，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科研工作负责人指着高出滩涂半米
以上的红树根系，只道这便是秘诀所在。

“淤泥里氧气太少，红树植物们索性把部分
根系裸露在空气中，直接呼吸新鲜空气。”管理
局科研工作负责人介绍，这种呼吸根中间贯通
着无数空隙、根皮上布满气孔，且大部分红树植
物根系具有拒盐功能，这也使得它们成为唯一
能够生长于热带地区沿海滩泥和海水中的绿色
灌木。

瞧！树根像榕树一样呈放射状扎进滩涂的
是红海榄，木榄树根伸出地面后再往下重新扎
入泥中如膝盖状，树根如盘龙一般紧紧盘踞地
面的是木果楝……虽然扎得不算太深，却是根
连着根、枝缠着枝，这也使得“防风卫士”们稳立
滩涂。

“一部分风折返在林前形成窝风区消化掉，
另一部分风在继续前行中不断碰到树体，经过一
层又一层柔枝软条后慢慢缓和与内耗，这就是红
树林的防风原理。”在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工
作的钟才荣还记得，超强台风“威马逊”于2014年
侵袭海南，被吹得连根拔起的椰子树比比皆是，
却未能撼动东寨港红树林后方的土坝。

可即便躲过狂风巨浪，繁殖后代亦是困难重
重。潮水常常淹没滩涂，种子落在地上随水四处
漂泊，颇有些海水无常、命运随机的意味。要想
与海的习性相适应，必须有足够聪明的办法才
行。

红树植物们的对策是，将种子在枝头“抚养成
芽”，待其发育形成新的个体后，再稳稳地扎入某块
淤泥，然后不惧一切可能地“长高、长胖”，这与哺乳
动物的胎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秋茄会在母株上长成钢笔状的胎生苗，
发芽后从树上掉下来，因幼苗内富含单宁酸，口感
实在差劲，就连吃落叶的小蟹与蜗牛也不屑一
顾。逃脱诸多威胁的它们，这才从淤泥里挺起腰
身，不急不忙地抽出真正的叶片。

有趣的是，这种被“食客们”嫌弃的单宁酸，
暴露于空气中会氧化成红色，红树林因此而得
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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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上的弹涂鱼。

滩涂上的螃蟹
享受阳光与食物。

扎根淤泥的红树。

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的候鸟。

红树林果。


